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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乎意料的大校园

县中很大，大得令我难以想象。走进
县中大门，迎面是个圆形花坛，中立旗杆，
国旗迎风飘舞。花坛左右两边建有两排平
房，灰砖红窗，呈丁字形结构，形似飞机两
翼，师生们称其为“飞机房”。右侧设有总
务室、医务室、阅览室、团委办公室。往东
是400米标准跑道。左侧的几间平房是物
理、化学实验室，那里除了上实验课，还不
定时举办趣味性的物理、化学讲座。透过
玻璃窗户，可见里面藏有人体骨骼以及飞
鸟走兽等各种标本。西南面，有一大片农
田，每个班级都有几垄“自留地”，上劳动课
时同学们在“自留地”上耕耘，体验农民的
辛苦，农作物收获之后由校食堂收购，获得
的报酬作为班费。沿大门中轴线往前行
进，穿过两边有列队般齐腰高的冬青树的
小路，是一长排气派的两层教学大楼，这里
是全校学生集中学习、上课的地方。教学
楼的后面，还有一排二层附属房，楼上是老
师办公室，楼下原先做学生宿舍，后改为教
室。教学楼与附属房之间，有天桥连接，站
在天桥上，东边能看到体育场跑道，西边则
是篮球场。课间短暂休息时间，天桥是同
学们的好去处。附属房后面，是几幢学生
宿舍。教学大楼的西边，有篮球场、校办
厂、大礼堂、食堂、开水房、小卖部、河埠头
等……在一个15岁新生眼里，校园太大了，
想来大学的校园也不过如此吧？

深藏不露的老师们

高一时我被分到3班，班主任是教数学
的王老师。王老师讲课逻辑清晰，解题条
分缕析，板书工整美观，深受学生们的喜
爱。教语文的老师瘦高个，络腮胡子，上课
时粉笔斜握，板书犹如毛笔书法，结体秀美
而又劲健有力，令人印象深刻。教电学的
物理老师头发稀疏，发际线模糊，戴一副高
度近视眼镜，每次来上课手捏几截粉笔蒂
头走进教室，不带课本、讲义就可滔滔不绝
讲授45分钟。高一高二的政治老师一个
姓袁一个姓俞，宁波话都叫“yu老师”。两
位老师讲故事能力都很强，往往在一个故
事结束之后，一道政治论述题迎刃而解。
高二分班，我仍然在3班，班主任是教生物
的周老师。周老师擅于以情动人，富有亲
和力，很快与同学们打成一片……听高年
级学长透露，县中的老师个顶个厉害，某几
个老师都是著名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教大
学生都没问题；某物理老师能组装9吋电视
机；某英语老师会好几国外语……在我的
心目中，县中的每一位老师都身怀绝技，都
有一个传奇的故事。

我的我的““大学大学””
□陈 云

我平生没上过全日制大学，高中毕
业后参加了技校考试，虽然成绩远高于
录取分数线，但因近视，没被录取。在
我的心目中，高中两年就读的鄞县中学
（即现在的“鄞州中学”，我们一般称其
为“县中”），就是我的大学。

出其不意的知识竞赛

在我的各门功课中，语文成绩最好，最
稳定，故向来对语文比较自信，但却在进入
县中没多久的两次语文小竞赛中，吃瘪
了。两次竞赛，都是在夜自修时突然进
行。第一次测试文字基本知识，有很多改
错别字试题，感冒的“冒”字，上面不是

“曰”，而是“冃（音mào）”；协议的“协”字，
偏旁是“十”字，不是竖心旁；舶来品的“舶”
是船舶的舶，而不是“泊”……可惜这些我
都没有做对。另一次是考核查字典速度，
我自以为按拼音查要比按部首查速度快，
结果好多词语的首字读音不确定，在规定
的时间内，只做了一半还不到。县中的学
习氛围非常浓郁，那里汇集了中考的优秀
生源，学霸林立，竞争更为激烈。如果功课
学得比较扎实，钻研比较透彻，会在各种小
竞赛中脱颖而出。像我这样资质平平的普
通学生，通过竞赛，也能迅速找到与学霸之
间的距离，以便奋起直追，迎头赶上。

吃饭打冲锋的记忆

县中读书的学生是全寄宿制，一日三
餐都到食堂排队购买。一般两人结伴，一
人打饭，一人买菜，这样可以节省一半的排
队时间，在最短时间内吃到饭菜。我读高
一时，教室位于一楼西南角，是教学大楼距
离食堂最近的一个教室，除非老师拖课，一
般都能比较快地吃上饭。早、中餐的时间
都在下课后，下课铃声一响，就看谁的短跑
能力强，谁就能冲到最前面。晚上就餐的
时间比较微妙，那时同学们都已放学，为避
免学生早早去食堂排队就餐，经常有值周
老师守在食堂售卖窗口前维持纪律，过早
去排队的同学会被老师劝退，有时甚至给
予一定惩罚。于是，性子急的同学就跟老
师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悄悄躲到距
离买菜窗口最近的食堂大门内，焦急地等
待就餐铃声，铃声一响，犹如战场上冲锋号
响起，同学们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向买菜
窗口……

说来惭愧，吃饭打冲锋的队伍中，有我
一个。其实也难怪，十六七岁正是长身体
的关键时候，同学们食欲旺盛，特别容易饥
饿，早一点买到饭菜，就能早一点吃上一
口，早一点享受到饱腹的满足感、幸福感。

县中的两年，还有两个有关吃的记忆：
一个是冲奶粉。高一我住大宿舍，有

段时间我发现一个奇怪现象：我斜对面上
铺的同学，每周星期天下午从家里返校，我
总能看到他冲一杯浓浓的奶粉，未等晾凉，
就着急忙慌喝下，估计奶粉是刚从家带来
的，不多会儿，看见他急着跑厕所
——拉肚子了。而我与那位
同学的情形大同小异，好
几次周末放学回到家，第
一件事就是泡一杯浓浓
的全脂奶粉，奶粉一定
要多放，那样奶

味才足，喝得也爽，但喝完后必定会拉肚
子。试过好几次，次次如此，后来才知道，
我和那位同学都属于乳糖不耐受体质，不
能喝过浓的牛奶。

另一个是买苔条饼。每周总有一个下
午，是劳动课的时间。劳动过后到吃晚饭
那一段时间，比较难熬——饿啊！学校的
小卖部有一些糕饼之类的零食出售，但我
每个月的零花钱有限，多买一次零食，就意
味着别的地方就得节省，因此每次去买零
食之前都会在大脑中“斗争”许久：买？还
是不买？那可是一只四四方方苔香扑鼻的
苔条饼啊！

黑板报上挥洒的汗水

1979年八九月间（记不清究竟是 8 月
31 日还是 9 月 1 日）到县中报到的那天傍
晚，我端着脸盆正准备去食堂南边的河埠
头洗一件浅绿色的衬衣，忽然听到有同学
叫我，说校团委罗老师要我去他办公室一
趟。我不知何事，忐忑不安地前往位于“飞
机楼”拐弯处的校团委书记办公室。罗老
师很年轻，也很和蔼，问了我一些初中时在
学校写黑板报的事，然后给我布置任务，希
望我在县中继续为学校写黑板报。我一听
就这点事，便一口答应下来。

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在邱隘镇校的
教导主任邱老师的指导下，开始学习写黑
板报，到了初中后半阶段，写黑板报的水平
已是十分纯熟。掌握了这一技能，加上老
师的信任，我在鄞县中学读书期间，当上了
这辈子最大的官：校学生会宣传部长、校团
委宣传委员。

县中的黑板报集中设在去食堂排队买
菜的路上，路边长长一排近十块黑板很有
气势，每隔一周或两周更换一次，黑板报的内
容主要选自全校学生的投稿。抄写黑板报并
非只有我一人，而是有一个小团队，由各个班
级几个粉笔字写得比较好的同学组成。

除此之外，我还经常被老师捉差，在巨
幅铅画纸上用美术字抄写各学科趣味故事，
挂到位于教学大楼中央走廊的宣传橱窗中。

偶尔，我会怀念县中写黑板报时的场
景：我面对黑板踩高蹲低努力写着粉笔字，
同学们热闹地围在我身后，每当我写出错
别字，马上有同学指出来，并帮我擦掉……
同学吃完饭洗好碗三五一群来看黑板报，
边看边悄声议论：“这篇文章不知是哪个班
级同学写的，写得真好。”“这个标题要是用
隶书体写会更漂亮”……

黑板报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写黑板报
的经历贯穿于我的县中读书岁月。一块块
小小的黑板上有我挥洒的汗水，它锻炼了
我的胆魄，提升了我的组织、行动能力，开
阔了我的视野。

鄞县中学，我的“大学”，短短的两年学
习、生活，让我受益很多，我心存无尽感激。


